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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讀媒體中的新移民女性圖像系列座談會 
一、 活動說明： 

近年來台灣在東南亞及大陸配偶人數的激增下，新移民女性已成為社會中

的重要族群。但部分媒介中呈現的標籤化形象，卻使多數大眾將新移民與社會

問題劃上等號。因此本次活動期望藉由媒體識讀的角度，帶領師生重新認識台

灣的新移民女性，促使其以多元角度思考媒介真實與社會真實之異同、瞭解媒

體所建構的新移民女性形象，進而學習包容多元文化。 

二、 活動時間：九十五年十一月十日(週五)，14:00~16:00 

三、 活動地點：慈濟大學，第一教學研討室(花蓮市中央路三段 701 號) 

四、 活動流程 

時間 項目 內容 說明 

14:00~14:05 
引言 主持人引言、介紹與談來賓 

主持人：蔡鶯鶯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 
副教授 

每位與談人均針對此主題發言，每位

發言 5 分鐘 
 

14:05~14:25 

 

專題論壇

第一回 
發言 

(20 分鐘) 
1. 媒體中呈現的性別圖像—媒介真

實 vs.社會真實 

每位與談人針對特定主題發言，每位

發言 15 分鐘 
14:25~15:25 

專題論壇

第二回 
發言 

(60 分鐘) 

2. 媒體污名化? 解讀媒體中新移民

女性身分標籤化 (包含：性別形

象、買賣婚姻制度、文化衝突等)
3. 「不要叫我外籍新娘」--新移民女

性「正名」 
4. 如何察覺媒體中的新移民女性刻

板印象 
5. 如何建立媒體與閱聽人的對話空

間 
6. 媒體之自許與期許 

 
與談人： 
◎蔡鶯鶯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 
副教授 
 
◎周典芳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 
助理教授 
 
◎黃乃輝

台灣新移民成長關懷 
協會理事長 
 
◎柴松林

人間福報社長兼總主筆

 

15:25~15:45 問題與 
討論 

意見交流 Q&A 
與現場師生進行交流 

15:45~16:00 結語 與談人及主持人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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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參考資料 

(一) 媒體中的「外籍新娘」形象    台灣立報 8 版    2006.10.17      蔡蕙如 

大眾媒體時常是一家不良加工廠，當我們試圖以電視、報紙雜誌、廣播等散布的訊息

作為我們瞭解世界的圖像並且加以消化時，不得不去注意那些被扭曲的、誇張的圖像就像

是「黑心食品」一樣侵蝕我們的「身心健康」，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何去相信媒體呈現的是

所謂的「事實」的品質保證呢？ 
 

「外籍新娘」在媒體的建構下，搖身一變成為「社會問題」，相關的報導所建構的新移

民女性形象大多是「假結婚真賣淫」、「降低人口素質」、「家暴受害者」；而他們的丈夫也多

是「台灣社會底層階級」、「身心殘障者」、「騙徒」、「沙猪」等負面形象；而這群新移民女

性的家鄉也被描繪成「獅子大開口的娘家」與「以女兒的婚姻作為營生工具」等。而這些

報導在台灣目前惡質的媒體生態中（其中一家過度渲染的「獨家」，其他媒體便毫不思索的

跟進），各家互相抄襲、利用尖銳且數量過多的形容詞與僅僅只有官方的說法，就建構成一

篇篇查證不實與過度推論的報導，這些模擬兩可的論述便構成了對外籍配偶不當的刻板印

象。 
 

最近在 9 月初東森新聞兩則不當的新聞報導〈外籍新娘子女缺乏家庭教育，家境清寒

也是問題之一〉與〈屏縣鹽洲國小混血兒全縣最多，家庭教育貧乏思想出現偏差〉引起了

社團團體的注意，南洋台灣姐妹會、國際勞工協會、婦女新知以及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金

會，一齊向東森新聞歧視與污名化外籍配偶表示抗議與建言。在這兩則新聞當中，不斷傳

遞出兒童出現偏差思想與缺乏家庭教育皆是因為母親的外籍身份，並且以「用錢買來的」

將新移民女性物化，剝奪她們的基本人權。在記者的報導中，完全忽略外籍配偶沒有環境

學習中文的困境而大肆強化「不會說中文是造成兒童緩慢學習的主因」，完全地倒因為果。

並且以個案訴諸悲情，指陳「外籍母親與行動不便的父親這種困苦的環境，兒童只能自生

自滅，無法帶給台灣希望」等不當的形容。報導中幾乎都是一種「呼告式的悲情訴求」，完

全忽略台灣社會中的結構性問題，像是官方政策法令的苛刻、社會大眾的刻板印象等，不

過好笑的是，這些隱而不見的問題也是媒體再現所造成的結果。Van Dijk 認為社會大眾對

於各個族群的特定形象認知不僅來自媒體也受到媒體左右，而歧視的態度與行為也因此反

覆再製，而人們不僅從媒體呈現學會對族群的歧視也一再以媒體內容作為偏見的辯解。 
 

而雖然在這次拜會東森新聞部得到善意的回應，東森新聞部願意在《面對觀眾》節目

中讓新移民女性有發聲的機會並且為這兩則做法不當的新聞道歉之外，也希望未來可以與

社運團體合作，對內部記者舉辦在職訓練，加強記者對於弱勢團體的瞭解與正確的報導呈

現。但是，對於媒體普遍地以簡易的方式錯誤污名化弱勢團體的報導層出不窮，身為閱聽

人的我們更應該在瞭解媒體慣用的再現手法後，監督媒體並加以反應。（監看表下載：

http://www.t4u.com.tw/benla/mw1.doc/） 
 
資料來源：http://publish.lihpao.com/Education/2006/10/17/080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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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檢視媒體：族群與傳播  原來並不如此         媒體識讀教育月刊第 44 期 

作者：林福岳/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助理教授 

 

「三月底，『台灣全紀錄』到丹大溪及布農族的舊部落探險，聽到刺耳的槍聲，循聲在溪底發

現若干動物骨骸和屍體，有的甚至才被屠殺不久。工作人員立刻連絡林務局人員，該局人員表示，

被屠殺的動物有水鹿以及稀有保育類動物山羌、長鬃山羊、白面鼯鼠等，推測獵人應該是當地的原

住民。……李興文憤慨地說，有些水鹿被割去鹿茸、鹿鞭，顯示獵人為商業利益而濫殺；有的動物

一槍斃命，當地人說是練槍或比賽槍法所為。」﹙中國時報 2001/04/10﹚ 

 

    「苗栗檢方四日偵查終結四件妨害性自主案，其中有兩件發生在原住民部落，被告和受害少女

都是原住民，由於都在欠缺法治觀念及酒後亂性發生，社會局、檢方特別到部落舉辦宣導活動，發

生在部落的這些案件，也成了活生生的案例教育。」﹙中國時報 2005/02/05﹚ 

 

以上這兩則報導，都是和原住民有關的新聞事件。頭一則新聞，是某電視節目製作單

位在原住民部落附近，發現了野生保育類動物的屍體，憤怒之餘，直接想到這應該是向有

狩獵傳統的原住民所為，於是做出這樣的推測。 

我將這則新聞在我的班上展示出來，讓同學來討論這則新聞背後所透露的訊息。一些

同學紛紛露出不以為然的神情，我請一位布農族的同學發表意見，他搖搖頭說：「這不會是

我們做的，如果我們把動物殺掉，屍體遺棄在地上，這樣我們會受到詛咒，可能會有不好

的事情發生在部落，像是有人生病，或是收成不好。我們很忌諱做這樣的事情。」 

上我這班課的同學是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的學生，其中約有半數是原住民，其他

的漢人同學也因為長期在原住民及其文化的薰陶之下，而日漸「番化」﹙原住民自己這樣說﹚

了。他們一看到新聞報導中類似如此的描述方式，馬上就能看出其中的問題所在，就是─

記者的「刻板印象」作祟。 

 

刻板印象的成因 

所謂的刻板印象，簡單來說，就是人們對於社會中某一群體的行為和特質有一套固定

的看法。這種看法未必是正面或負面的，但是因為已經形成一種固定的印象，所以很難改

變。我們社會中對不同的族群，已經存在著許多刻板印象，例如說：客家人很勤勞節儉、

原住民唱歌很好聽、湖南人脾氣比較硬、四川人喜歡吃辣、南部人具草莽精神……等等，

讓我們對這些族群，形成了既定的印象。 

那麼刻板印象是怎麼形成的？其實是人們為了用比較容易的方式辨識團體和團體、族

群和族群之間的差異，就將某個團體或族群中比較鮮明的特質挑選出來，突出它的特性，

這就是所謂的「類目化」。這些和其他族群明顯不一樣的特定類目，就會變成一種標籤，牢

牢地附著在這些族群的身上，彷彿這些人天生就具有這樣的特質。然後經過各種傳播管道

的流傳和散佈，久而久之，就形成大眾對於該族群的刻板印象。如果各位不健忘的話，應

該還記得多年前曾經有一個綜藝節目，塑造岀「董月花」這樣一個角色─中年、女性、家

庭主婦、口音帶著濃厚的客家腔調等特質，讓大家印象極為深刻，連帶著也讓很多人以為

客家婦女都是這個樣子。 

嚴格來說，刻板印象倒不見得一定等同於負面的見解，但是刻板印象卻會因為帶著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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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判斷，而逐漸形成某些偏見。所謂偏見，是指對某個團體或族群的人有了負面的印象，

像是有些人會認為原住民都很懶惰，不喜歡工作，喜歡喝酒，這就已經是偏見了。如果某

種偏見變成實際的行為，因而對於一個族群造成負面的影響或是傷害，那就是「歧見」了。

例如因為對於原住民有懶惰和愛喝酒的偏見，讓部分企業主在雇用員工時，經意或不經意

地排除原住民，這就已經是歧視了。若到了最嚴重的程度，就形成「我族中心主義」，認為

自己的種族是優於其他種族的，因此會採取種種措施或策略，排斥其他的族群，甚至阻礙

其他族群的生存和發展，這就會造成許多的不幸。許多族群衝突和種族屠殺，都是因為我

族中心主義而發生的，這是我們最不樂意見到的情形。 

 

隱含刻板印象的新聞報導 

刻板印象的問題，倒不在於對於特定族群的見解正確與否，或是有沒有傷害到他們的

感覺，而是它代表了社會集體的成見，讓我們忽略了個別的差異，往往依據過分簡化的觀

點及假設的意見對待他族，而失去了深刻認知、了解、體會他族的機會。這對於整個社會

的互動和發展，都有不利的影響。 

偏偏讓人生氣的是，我們的媒體卻是塑造和強化刻板印象的最大社會機制，不時都可

以在媒體中看到充滿刻板印象的描述。最常見的例子就是：「原住民╳╳╳昨晚因酒後駕車

肇事……」，這類新聞中往往將新聞當事人的身分列為最重要的新聞點，開宗明義就點明這

是一則和原住民有關的新聞。或許有人覺得，新聞中說出當事人是原住民有什麼不對，應

該有助於我們對新聞事件的了解啊！可是只要我們換個角度思考，一般人上了新聞，我們

會特別標明：「漢人╳╳╳昨晚……」嗎？這樣就不難理解標明「原住民」身分的荒謬了。 

傳播學者王嵩音曾經針對報紙和電視新聞中關於原住民的新聞報導，分別分析其中如

何建構原住民的形象。結果發現在報紙方面，原住民的整體形象前十名是：爭取權益、文

化沒落、不受政府關心、貧窮、人口外流、工作低下、教育程度低、地處邊陲、歌舞精湛、

生活環境差。電視方面的前十名則是：爭取權益、文化沒落、歌舞精湛、地處邊陲、重視

文化保存、交通不便、文化豐富、生活環境差、原始、酗酒。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印

象都和原住民的自我形象認知有相當的差別，可見其中真的有漢人的刻板印象存在。 

那麼，接下來值得我們關切的議題就是：媒體為什麼會呈現出這些刻板印象呢？難道

他們不知道自己的報導充斥著刻板印象嗎？ 

 

「框架」與新聞工作者 

這就要用「框架」的觀點來解釋了。近年來的新聞研究，常常用「框架」(frame)的觀

點來解釋記者和其他媒體工作者在處理新聞時，他們的認知活動過程和符碼製造方式。「框

架」是認知心理學的一個概念，是指人們接觸外在世界，組織事件的心理原則與主觀解釋

過程，有了這套心理過程的基礎，人才可以去了解、指認、和界定生活中所接觸到的種種

經驗。換句話說，框架是人們將外在客觀的社會真實，轉換為主觀思想的重要心理憑據，

有了它，才能形成我們對所處世界的看法看評價。 

對新聞工作者而言，他們在處理新聞事件的時候，也會有他們採用的新聞框架，他們

會將接觸到的事件，先轉換為有新聞價值的社會事件，同時在考慮這個事件和公眾的關係

以及社會意義後，再把它用文字或是影像聲音轉換為新聞報導。在這個一再轉換的過程中，

新聞工作者就要用他們自己的經驗﹙也就是框架﹚將事件找出它最鮮明的特質，另一方面

要和自己熟悉的框架連結，產生一致的意義，這樣才能處理這則新聞。所謂自己熟悉的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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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最有可能的就是既有的刻板印象。 

所以，一個記者如果沒有親身接觸原住民的經驗，或是他對於原住民的了解多半是來

自媒體所建構的形象，就很容易用從媒體得來的刻板印象做為處理新聞的框架，在一個新

聞事件中，選擇他認為符合自己框架的素材，並且予以誇大，而排除掉他比較陌生，或是

不符合自己框架的部分。 

 

例如下面這則新聞： 

「彰化縣大葉大學昨天捐贈 37 台二手電腦給芳苑鄉新寶村原住民，並接受縣府委託開辦兒童

電腦基礎班、原住民夫妻成長營，社區原住民反應熱烈，報名十分踴躍。 

新寶村安家新村社區的原住民家庭都屬九二一地震受災戶，在政府的協助下從南投、台中兩地

搬遷來此，解決他們居住的問題。由於原住民家長平日忙於工作，疏於子女的教育，致多數學童在

電腦方面，操作能力相當薄弱，學習果大打折扣。」﹙聯合報 2005/03/06﹚ 

 

這原本是一則溫暖而具有社教意義的新聞，但是卻提到一句「原住民家長平日忙於工

作，疏於子女的教育」，這句話乍看之下似乎沒有什麼問題，但是仔細想想，社會上多的是

忙碌的家長，也多的是疏於教育子女的家長，但是為什麼原住民的家長忙碌，就一定疏於

照顧子女？如果沒有明確的數據顯示，原住民的家長因為忙碌而疏於照顧子女的比例高於

漢人，那麼記者憑什麼寫出這樣的字句來？或許就是自己的刻板印象所造成的，也可能是

因為完全依賴消息來源的框架，而影響了自己的新聞框架。 

在本文一開頭所列的第二則新聞，也有類似的狀況。事情原本是因為地方發生了性侵

害案件，所以社會局和檢方希望藉助法治教育，以提供當地居民法治觀念。但是記者在報

導這則消息時，卻將重點擺在原住民部落，以及被告和受害人的原住民身分上。試想想，

如果發生這則案件的雙方都是漢人，媒體還會如此處理這則新聞嗎？也就是說，記者對原

住民的刻板印象，建構了記者對原住民的新聞框架，進而影響了媒體對於原住民新聞的處

理方式。 

 

新聞報導塑造弱勢族群刻板印象 

這樣的例子在媒體上屢見不鮮，讓我們不禁憂心台灣的媒體工作者有無察覺自己在無

意中的種種刻板印象，如何型塑了自我的新聞框架。這樣的刻板印象不僅僅是對於原住民，

對於任何族群都是如此，特別是和主流社會比起來相對少數或弱勢的族群，諸如：客家人、

原住民、外籍勞工、外籍配偶、身心障礙者……等等，都可能存在著某種刻板印象。 

學者王嵩音曾經將台灣原住民在新聞中的呈現，依報導趨勢分成幾個階段：一、忽略

期﹙民國 70 年以前﹚；二、問題期﹙民國 70 年代前期﹚；三、社運期﹙民國 70 年代後期﹚；

四、逐漸重視期﹙民國 80 年以後﹚。似乎顯示我們的媒體對於原住民的報導有進步的趨勢。

但是時至今日，我們仍然不時可以在媒體中找到對原住民的種種刻板印象，顯然我們雖然

已經發展到了逐漸重視期，但是問題期的種種現象仍時而有之。這到底是因為我們的媒體

不夠進步？還是閱聽人辨識的素養不足、監督的力量不夠？ 

或許，兩者都有吧！刻板印象並不單單存在媒體工作者的框架之中，也存在我們每個

人的框架當中。所以若想要改變這種現象，雙方都要做一點框架上的調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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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工作者應自我省思 

對於媒體工作者而言，最應該注意的是，當處理到和族群或某團體相關的議題時，尤

其是弱勢團體，應該先檢視一下自我的新聞框架，有沒有因為某些刻板印象，而產生「想

當然爾」的情形。不要以為外籍傭工就一定教育程度低下、單親家庭就一定對子女照顧不

週、原住民就一定能歌善舞。將其中的「就一定……」稍稍重新保留一下，直接去面對新

聞事件的本身，是消除刻板印象的第一步。 

其次，媒體工作者也應該對所報導的對象，進行更深入的了解，避免直接用刻板印象

去揣測，妄下定論；即使是來自消息來源的資訊，也要有辨識其真偽的能力。會打獵的就

一定是原住民嗎？其實台灣有很多獵人盜獵保育類動物，是為了某些珍貴的藥材或是食

材，才會將經濟價值低的屍骸棄置在山林中，而這些多半是漢人。依照原住民的習俗，他

們打獵得手之後，會將整個獵物搬運回去，經過一定的儀式程序後再分送族人食用，將屍

骸棄置是十分禁忌的事情。如果對原住民的狩獵文化有一定的認識，記者就不會在沒有證

據的狀況下擅自推測是原住民所為。 

除此之外，每一位把關的守門人，包括採訪主任、編輯、高階主管等等，也應該要時

時提醒檢視每一則傳來的新聞，其中有沒有不經意透露出來的刻板印象甚或是偏見。在記

者的養成過程和日常訓練中，也應該要針對族群和刻板印象的課題深入探討，避免因為守

門人的既定框架，強化社會對特定族群的刻板印象甚或是偏見。 

當然，有一個比較釜底抽薪的辦法，就是培養屬於該族群自己的媒體和媒體工作者，

讓他們因為能夠體會和了解自身的文化和思維，或許可以避免其中產生的刻板印象和偏

見，例如原住民記者在採訪部落的祭典儀式時，就不會有一般記者霧裡看花或是憑己意揣

測的情形發生。不過，這其中也有一些爭議，像是具有原住民身分是不是就必然沒有刻板

印象和偏見、記者的專業素養和足夠與否、對於事實的報導和揭發會不會有所隱瞞……，

都是可以再深入探討的議題，但總是一個值得嘗試的方向。 

 

自身經驗勝過媒介訊息 

對於廣大的閱聽眾而言，要如何才能避免被新聞框架中隱含的刻板印象所引導，而對

於某個族群的人們和文化有真正的認識？或許最根本的做法就是拋下媒體，直接去接觸該

族群。既然框架無可避免，那麼為何不讓我們自己透過自身的經驗，建構屬於自己的框架？ 

曾經有學者針對國小教師對原住民的認知印象進行研究，發現會影響教師正負面認知

不同的最重要因素，在於這些老師有沒有和原住民親身接觸的經驗。有原住民朋友或是有

原住民親戚的漢人教師，對原住民比較不會持有負面的印象。而這種接觸如果是朋友的關

係，就更有助於他們對原住民的好感。這顯示我們若是能夠直接地和不同族群多接觸，就

愈能避免用刻板印象去對看待其他的族群，以開放的胸襟面對和自己不同的文化和思維，

化解種種不必要的偏見和歧視。 

當媒體充斥著對不同族群的刻板印象時，最好的解決之道，反而是來自閱聽大眾所具

有的多元文化內涵，所建構的多元化社會。閱聽人面對和自己不同的族群時，能夠秉持著

尊重、包容、欣賞的原則，建立屬於自己的認知和感受，就能夠更清明的觀照媒體的荒謬

和怠惰。原來，原住民並不是如我們想像的如此這般。 

閱聽人心中的燭照，積極監督和勇於糾正地看待媒體，是我們媒體去除刻板印象的最

佳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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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台灣新移民成長關懷協會報告    

從她們的需要 看到我們的責任 

許新移民一個美好的未來 

 
我們的新移民，無論是外籍配偶或大陸配偶，就是因為命苦和生活艱難，想要一圓「改

善娘家生活，追求自己幸福」的美夢，才抱著勇氣，下嫁來台灣。結果，娘家的生活改善

了，但是自己卻是要面對茫茫的未來；他們要面對新環境、社會文化及關係所產生個人的

生活、心理適應問題，以及夫妻、親子、姻親的溝通互動不良、關係衝突、價值差異等問

題，甚至面對比原來更不堪的命運和更大的生存威脅。這就是我們再怎麼困難，也要走出

來幫助她們的動機！ 
 

智障  殘障  腦性麻痺  多重障礙  身心障礙者 
買賣婚姻  外籍新娘 外籍配偶 新住民  新移民 
 
    前者因為先天的因素，如影隨形的加諸在我身上，讓我艱難的走了四十年，深知殘障

者的感受、需求與困境，因此我化阻力為助力，經過一路持續不斷的努力奔走爭取，才有

今天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和特殊教育法的福利，使近百萬的殘障朋友得享終身的保障與權益。 
    後者因為人為的因素，藉由婚姻身分的改變，沒想到我娶了強娜威後，理所當然的成

為外籍新娘的家屬，而這些來自印尼、越南、菲律賓、泰國等南洋國家的外籍配偶，因為

本身國力的差異竟也成了具有等級差別的社會意義，政府採取十分保守的心態，使這些配

偶依舊不能享有一個台灣公民應有的權利，還時常遭受來自政府部門監視的眼光，以及受

到種種違反人權行為的壓迫，才深刻感受到她們連最基本的人權和生存權都不如四十年前

的殘障朋友。 
從過去到現在，不管我推動任何政策或爭取任何福利都受到不同的褒和貶，但是由於

身旁的長輩朋友全力的支持，促使我將個人的毀譽置之度外，堅持奮鬥的理想，才得以成

就今天的局勢和政策及相關福利。在一路走來始終如一的過程中，雖然少數人用質疑的眼

光和污名化的態度給我打擊和阻攔，但是多年來企圖挑戰權威和征服社會偏頗觀感的心志

不但沒有退縮反而不斷地增強。期待我們現在走的每一步，都能有助於外籍配偶的子女勇

敢地面對未來，不要將來讓人批評他們有外籍新娘的媽媽... ... 
     世界衛生組織報告研究中顯示，腦性麻痺患者在三十五歲之後，身體的機能會急速退

化。我珍惜上天所賦予我的寶貴生命，在與時間賽跑的急迫中，期望自己能善用有限的生

命創造無限的價值，所以心中急於想籌組全國性民間社團，凝聚有志之士的力量，群策群

力的協助新移民取得一般國人應有的權益並接受良好教育的機會。每當遭受挫折和打擊時

就不斷地安慰和鼓勵自己，因為我做過的每件事情，可以幫助自己又可以幫助四十萬的新

移民。 
    從六年前在娜威身上發生不合乎人權和不宜的政策，我們一一爭取她們的權益，以下

我舉例說明：一、觀光簽證變成在台居留證。二、健保和工作權縮短取得時限。三、廢除

母國良民證，定期戶口普查。四、推廣多元文化教育，廣開生活適應輔導班。五、透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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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電視移民新娘三部曲宣導，讓媒體得以正確客觀報導，不使其污名化。六、舉辦公聽會

和移民論壇等，促進移民署順利成立﹙預定今年十二月一日掛牌成立﹚，使政府得以公平

合理的制定政策。七、政府編列十年三十億基金，照顧輔導外籍配偶。八、專家學者積極

投入研究相關議題。九、成立教育優先區，輔導新台灣之子。十、企業民間機構大量投入

資源，幫助新移民。十一、促使外籍配偶由婚姻業務變成移民業務，政府並宣佈將中止婚

姻媒合業。十二、促使政府修改人口政策綱領，將台灣新移民之子列入重大輔導目標。 
也許各位會質疑，這五年來政府和民間機構，已經積極幫助新移民，為什麼我還要成

立新的協會和學會？在此我要鄭重聲明，個人的力量有限，目前有這麼多的民間機構，在

做新移民的個案輔導及開班授課工作，但我想做一些和他們不一樣的工作。我希望能與這

二十年來一直支持我、引導我的紀政女士，共同推動新移民的就業訓練和創業輔導。政府

從國庫提撥三十億成立「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金」，擬定了這麼好的政策和福利，為什麼新

移民不能走出來，原因不外乎是公婆不能放心，夫家不能安心，他們沒有信心。如果我們

能夠協助她們取得一技之長或者協助其就業，夫家還會禁止她們走出來嗎？我們想將中山

足球場創造成新移民就業、創業的「好所在」，讓這個地方形象不再是負面的，取而代之

的是國際多元文化的新地標。只要想到東南亞美食及多元文化，就來足球場逛逛，這便是

本協會存在的功能。 
    希望協會能夠廣邀專家學者來培訓相關人員投入公部門，教育機構能真正接納新移民

及其子女，讓每個人有正確的觀念和教育的態度來幫助她們，更希望在大專院校能夠開辦

教育學習中心，讓有心進修的老師和新移民，都有學習的地方。此外，新移民子女教育問

題的關懷也是本協會未來著力的另一重點。 
    最後，我要重申經常在政府檢討外籍配偶重大政策會報中，常講的一句話，其實新移

民她們期待能有一間像台灣街頭巷尾的小土地公廟，讓她們小孩子生病、跟先生有口角時，

能夠跑到土地公廟，祈求保佑她們小小的心願。但是我感覺到，政府也好，比較知名的民

間機構也好，常常扮演遙不可及的天公廟，只能在逢年過節祈禱國泰民安、風調雨順。但

願我們這個協會就像一間小小的土地公廟，期待各位長輩朋友，能夠時常給我們支持，點

燃廟裡的香火，延續先民渡海來台開闢家園、落地生根、安居樂業的拓荒精神，指引這些

遠度重洋的新移民和其家屬，能腳踏實地，認同這塊土地，讓台灣成為她們真正的家。 
 

黃乃輝  謹誌  2006.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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